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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徽，校又校徽，厂有厂
徽，奇怪吗？我家竟有家徽。我们
家的家徽是一条鱼，一条画在门板
上的鱼。那条鱼画得很笨拙，线条
零乱而粗糙，只能让人意会到是条
鱼而已。这图案对于本地油漆名匠
的我们家极不相宜，到了我进美术
学院学习后，简直不能容忍这粗劣
的艺术造型的存在，并且还堂而皇
之作为家徽的图案。

这天我调好一桶荸荠色油漆，
决心要将门板油漆一新，再在上面
重新勾画出新的家徽，就在我提着
刷子构思着家徽图案时，父亲来了。

“你干什么？”父亲语音甚为沉
闷。

“干什么,重新画一幅家徽呗。”
我漫不经心地拿起了刷子。

“等等，让我跟你讲讲这条鱼的
来历。”父亲深深吸了口气，点着了
烟，我多次企求探讨的家徽的秘密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向我敞开了。

祖父在世时，膝下有父亲他们
弟兄四个，个个都是身高马大的男
子汉，民国初年，战乱频繁，家庭仗
着几个男人下死力气勉强维持着温

饱。
一天夜半，父亲起来小解，发现

一条人影窜进了厨房，他便喊叫起
来，同时马上守住厨房门口。不一
会儿，父亲弟兄几个都起来了，他们
点着灯，拿来大木棒子和斧头，仔细
地搜索着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厨房
的旮旮旯旯都搜遍了，却没发现
人。父亲弟兄几个说父亲定是半夜
眼花，父亲赌咒发誓说肯定有人，还
在争辩时祖父来了，祖父让儿子们
都去睡觉。等他们兄弟走了后，祖
父走到水缸边，敲敲盖子，说：“你不
用躲了，出来吧。”只见这时水缸里
水淋淋地站起一个人来，这人一手
擎着水缸木盖，浑身颤抖，面无人
色，另一只手里，还攥着一布袋大米
哩。

祖父望着窃贼，叹口气说：“算
了，你走吧，要是让我的儿子们看见
了，你今天非得残废不可。”

贼从水缸里爬出来，祖父又把
那水淋淋得米袋子交给他说：“带上
吧，它可帮你家度几天日子。”贼要
说什么，却眼眶红了，低着头，提着
米袋子往外走，走到门口，“慢着，”

祖父又叫住他，塞给他一串铜钱：
“你拿这些钱去做个小生意，再也不
要干这伤天害理得勾当了。”

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祖
父磕了几个响头，便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清晨，祖父
一开门，便在门环上发现了一条两
斤多的鲜鱼。祖父先是感到奇怪，
但马上他醒悟到是那贼送来的，那
人大约是做了贩鱼的生意。

自此以后，我家门环经常出现
鲜鱼，家里便经常可以改善生活。
大约吃了几十条鱼后，祖父感到不
安，说人家是小本经营，别吃垮了
人家。于是连着几天半夜候着，一
直熬了三个夜，终于让祖父遇见了
那送鱼人。谁知不是那个贼，却是
一个年轻渔人。这渔人是那贼的
儿子，贼在临终前嘱咐他要坚持送
鱼到我家来。祖父和父亲他们听
着连连点头。为了不违亡人遗愿，
祖父拿过一把刀子，让年轻人在我
家门上刻一条鱼，并说从此不许他
再送鱼，就用刻下的鱼替代好了。

于是，我们家按照祖父的意思，
每次做屋或换门时，都保留这鱼的
图案。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家徽。

我放下了油漆刷，久久凝望着
这条刀刻的鱼。

摘自《辽沈晚报》

朋友带我去看一位收藏家的收
藏，据说他收藏的都是顶级的东西，
随便拿一件来都是价逾千万。

我们穿过一条条的巷子，来到一
家不起眼的公寓前面，我心中正自纳
闷，顶级的古董怎么会收藏在这种地
方呢？

收藏家来开门了，连续打开三扇
不锈钢门，才走进屋内。室内的灯光
非常幽暗，等了几秒钟，我才适应了
室内的光线，这时，才赫然看到整个
房子堆满古董，多到连走路都要小
心，侧身才能前进。

到处都是陶瓷器、铜器、锡器，还
有好多书画卷轴拥挤地插在大缸里，
主人好不容易带我们找到沙发，沙发
也是埋在古物堆中，经过一番整理，
我们才得以落座。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形容那种感
觉，古董过度拥塞，使人仿佛置身在
垃圾堆中。我想到，任何事物都不能
太多，一到“太”的程度，就可怕了。

我们都喜欢蝴蝶，可是如果屋子
里飞满蝴蝶，就不美了，再想到蝴蝶
就会生满屋的毛毛虫，那多可怕。

我们都喜欢鸟，但鸟太多，也是
会伤人的，希区柯克的名作《鸟》，那
恐怖的情景想起来汗毛都要竖起。

正在出神的时候，主人端出来一
个盘子，但盘子里装的不是茶水或咖
啡，而是一盘玉。因为我的朋友向主
人吹嘘我是个行家，虽然我据实地极
力否认，主人只当我是谦虚，迫不及
待地拿他的收藏要给我“鉴赏”了。

既是如此，我也只好一件一件地
鉴赏，并极力地称赞，在说一块茶色

玉时，我心里还想：为什么端出来的
不是茶水呢？

看完玉石，我们转到主人的卧房
看陶器和青铜，我才发现主人的卧室
中只有一张床可以容身，其余的从地
面到屋顶，都堆得密不透风。

虽然说这些古铜都是价逾千万，
堆在一起却感觉不出它的价值。后
来又看了几个房间，依然如此，最令
我吃惊的是，连厨房和厕所都堆着古
董，主人家已经很久没有开伙了。

古董的主人告诉我，他为什么选
择居住在陋巷，是怕引起歹徒的觊
觎。

而他设了那么多的铁门，有各种
安全功能，一般人从门外窥探他的古
董，连一眼也不可得。

朋友补充说：“他爱古物成痴，太
太、孩子都不能忍受，移民到国外去
了。”

古董的主人说：“女人和小孩子
懂什么？”

我对他说：“你的古物这么值钱，
又这么多，何不卖几件，买一个大的
展示空间，让更多人欣赏呢？这样，
房子也不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呀！”

他说：“好的古董一件也不舍得
卖。”

他说：“而且那些俗人懂得什么
叫古董？”

告辞出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一些
悲哀，再怎么了不起的古董，都只是

“物件”，怎么比得上有情的人?再说，
为了占有古董，活着的时候担惊受
怕，像囚犯困居于数道铁门的囚室，
像乞丐住在垃圾堆中，又何苦？

何况，人都会离开世界，就像他
手中的古董从前的主人一样，总有一
刻，会两手一放，一件也不能带走。
真正的拥有，不一定要占有，真正的
古董鉴赏家，不一定要做收藏家；偶
尔要欣赏古董，到故宫博物院走走，
花几十元门票，就能看真正的稀世古
物。累了，花几十元在三希堂喝故宫
特选的乌龙茶，生活不是非常的惬意
吗？回到家，窗明几净，也不需要三
道铁门来保卫，也不需要和无情的东
西争位置，役物而不役于物，不亦快
哉！

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有所营
谋，必有所烦恼；有所执著，必有所束
缚；有所得，必有所失。

我们如果把时间花在财货，就没
有时间花在心灵。

我们如果日夜为欲望奔走，就会
耗失自己的健康。

我们如果成为壶痴、石痴、玉痴、
古物痴，就会忘却有情世界的珍
贵。

好好吃一顿饭、欢喜喝一杯茶，
一日喜乐无恼、一夜安眠无梦，又是
价值多少？

“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那
样的生活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百花
丛里是“有情”，片叶不沾身是“觉
悟”。

误解与赞赏、批评与歌颂，都像
庐山的烟雨和浙江的潮汐，原来一物
也无。

去年春天最好的春茶，放到今年
也要失味，所以，今年要喝今年的春
茶。

年年的春茶都好，我眼前的这个
粗陶茶杯也很好，古董、古物、钻石、
珍珠，乃至一切的背负，留给那些愿
意背负的人吧。

摘自《当代文萃》

读新凤霞写的回忆录，时常觉得
有趣。比如她写过一把小茶壶，说那
是跟随她多年的心爱之物，有一天被
她不小心给摔了。新凤霞不写她是
怎样伤心怎样恼恨自己，只写不能就
这么算了，“我得赔自己一把！”后来
大约她就上了街，自个儿陪自个儿茶
壶去了。

摔了茶壶本来是败兴的事，自个
儿要赔自个儿茶壶却把败兴的掉转

了一个方向：一个人的伤心两个人分
担了——新凤霞要赔新凤霞。这么
一来，新凤霞就给自个儿创造了一个
热爱生活的小热闹。

我觉得，能把一个自己变成两
个，三个乃至一百个，一万个自己的
人原是最懂孤独之妙的。孤独可能
需要一个人呆着，像葛丽泰·嘉宝，平
生最大乐事就是一个人呆着。想必
她是体味到，当心灵背对着人类的时

候，要比在水银灯照耀下自如和丰富
得多。又如海明威讥讽那些乐于成
帮搭伙以壮声威的劣质文人，说他们
凑在一起仿佛是狼，个别的抽出来看
看不过是狗。海明威的言词固然尖
刻，但他的内心确有一种独立面对世
界的傲岸气概。

孤独并非人人能有或人人配有
的。孤独不仅仅是一个人呆着，孤独
是强者的一种勇气；孤独是热爱生命
的一种激情；孤独是灵魂背对着凡俗
的诸种诱惑与上苍，与万物的诚挚交
流；孤独是想象力最丰沛的泉眼；而
海明威的孤独则能创造震惊世界的
热闹。

摘自《会走路的梦》

把时间花在心灵上
林清玄

每次在两个孩子把我吵得受不
了的时候，我就渴望能有和丈夫单
独出游的机会。好怀念那些过去了
的日子。新婚后的那些个周末假
日，我们俩人总是会手拉手去看一
场电影，然后在布鲁塞尔的街头闲
逛一阵，再去买些零食带回家，在灯
下对坐，可以聊一个晚上。

回台以后，孩子来了，在初为人
父母的那几年里，心里和眼里都是
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出去玩的
事，有五六年都没有进过电影院，更
别提去爬山或者是划船了。可是，
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就很想带他
们出去玩了，只是，每次在帮两个人
都穿戴好了以后，还没走出门，我就
已经疲累不堪。出门之后，这个要
吃冰，那个要喝水，要东要西的，使
我穷于应付，最后总是会又累又气
的回到家来。

结婚十年纪念那一次，带上两
个孩子去日月潭住了几天，整个行

程里，他们竟然打去打回。在洗出
来的相片上，我或者丈夫总是皱着
眉站在两个嬉笑扭打的孩子后面，
整整两卷底片，竟然没有一张是眉
头舒开的。那次下定决心了，我对
孩子说：“下次如果再带你们一起出
来玩，妈妈就是猪！”

下一次，发了狠，把孩子托给朋
友照料，我和丈夫单独跑了一趟花
莲和中横。风景仍然秀丽，山川并
没有改变，可是，尽管我们手拉手，
一副潇洒甜蜜的样子，却再也回不
到以前那种逍遥的心境里去了。白
天在山上跑的时候，看到好看的风
景，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说：“下次
一定要带他们来看一看。”晚上在旅
馆里，总忍不住想打个电话回去，问
问他们睡了没？就算电话里朋友一
再保证孩子很乖，已经早早上床睡
了，可是我们仍会胡思乱想，不知道
家里会发生什么事。玩了两天，没
什么兴头，草草结束，赶快飞车赶回

家去。一路上都在自责，觉得自己
实在是太自私了。把那样乖巧可爱
的两个孩子放在家里，实在是很荒
唐的事。孩子们多么无辜啊！在最
应该出来吸收自然界里种种知识的
时候，却被自私又愚昧的母亲抛在
家里。

于是，下一次的旅行计划，当
然是以他们为主了。甚至于在刚
上路的那一天里，我还确实引导过
他们对自然界观察的兴趣和方向，
尽量做好一个温柔、耐心而又有智
慧的母亲该做的事。问题是，他们
并不很合作，三天下来，终于还是
像 以 前 那 样 打 打 闹 闹 地 回 到 家
来。把行李都卸下来以后，我对孩
子说：“下次如果再带你们出去玩
……”话还没说完，两个孩子一起
抢着接下去：“妈妈就是猪！”然后
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他们已经把我看透了，知
道在这一生里，我是会不断地反复
着我自己的错误。知道在这一生
里，无论如何，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种
种恩怨与牵绊，是永远也理不出头
绪来的了。

摘自《中文期刊》

家徽
余 华

反复的心
席慕容

1907 年秋天，在保定陆军速成
学堂学习的蒋介石，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次年被派往日
本振武学堂留学深造。

闲暇之余，蒋介石常常拿着一
把八十厘米的长刀把玩，并不时地
向同学吹嘘：“这是我家祖传的宋代
宝刀。”

一天，一个叫梅村的日本同学
拿出自己的东洋武士刀，比画着对
蒋介石说：“中正君，我俩交个朋友，
换换宝刀。”

“不行！”蒋介石断然拒绝。
可梅村一心一意想得到蒋介石

的宝刀，于是，他常常和蒋介石套近
乎。一天，梅村请蒋介石去他家做
客。当他发现蒋介石心不在焉，眼
睛始终盯着端茶倒水的妹妹梅惠子
时，心里便有了主意。

一天，他郑重地对蒋介石说：
“中正君，我发现你爱上了梅惠子，
这可不行，除非你和我决斗打赢了
我。”

蒋介石心知梅村是为了宝刀故
意下套让他钻，可他确实爱上了美
丽大方的梅惠子，便点头同意了。

可蒋介石想错了。那天，他和
梅村在海滩一交手，梅村三下五除
二就将他摔倒了。

蒋介石只好无奈地和梅村交换
了宝刀。

然而，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
毕业那年，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同班
同学张希骞和梅惠子在一起了。

“娘西匹！气煞我也！”蒋介石

恼羞成怒。一天晚上，他和张希骞
摊牌：“希骞，我和梅惠子已经相恋
几年了，为此我连家传宝刀都丢了，
这你不是不知道。”

“中正兄，你在说什么呀？”张希
骞据理力争，“你不是已有老婆和儿
子吗？”

这时，蒋介石终于明白了，原来
是张希骞在捣鬼！“张希骞肯定把我
家里的事情告诉梅惠子了！”蒋介石
怒不可遏，大骂了一通张希骞当“第
三者”的小人行径。

“中正兄，爱情这东西是可遇而
不可求的，这件事得梅惠子说了算
啊。”张希骞提出，他们再找一个同
学问问梅惠子爱谁，谁就和她来往，
另一个人自觉退出。

于是，两人找到平时关系都不
错的同级不同班的山西同学阎锡
山。

“呵呵，日本女人有什么好啊？”
阎锡山奚落了蒋介石、张希骞一番，
便去问梅惠子的意思。

梅惠子抿嘴想了想说：“张希骞
热情豪放，很讨我喜欢；蒋介石老成
持重，一直把我当女朋友看待。这
件事我实在不好把握。”

阎锡山把梅惠子的意思传达给
蒋、张二人，并说：“你们两个都不相
让，梅惠子又是这个意思，看来只好
决斗了。”

这是假日的一天早上，蒋介石
和张希骞在一帮同学的吆喝声中各
自以短装打扮，紧绷着脸上场了。

“开始！”阎锡山一声令下，蒋、

张二人猛地扑向对方。起初几个回
合，二人不分上下。又相持了一会
儿，蒋介石有些心浮气躁，他猛地一
下扑上去，从后面抱住了张希骞的
腰，不料张希骞忽然一蹲，竟回身一
下子抱住了蒋介石的腰，并顺势往
后一推，蒋介石就四脚朝天了！

翻身起来的蒋介石一边用手抹
着嘴边的血，一边对张希骞说：“胜
败乃兵家常事！梅惠子归你啦！”说
完便头也不抬地走了。

两次决斗都失败的蒋介石，学
习一结束就怏怏地回了国，张希骞
却留在了日本和梅惠子一起生活。

此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野心的逐渐暴露，梅村动员张希骞
参加日本特高课特务组织，遭到了
张希骞的断然拒绝。张希骞想带着
梅惠子回国，梅村却不允许，张希骞
只好黯然回国。

1937 年 11 月，作为侵华日军
师团长的梅村在进攻南京时，竟领
着敢死队亲自赤膊上阵和中国守
军拼刺刀，被中国军人砍成重伤。
在战场上，梅村丢了他一直以来炫
耀吹嘘的从蒋介石手中赢去的宝
刀。

不久，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
中国守军从梅村手中夺回的宝刀交
还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没过几日，蒋介石竟以莫须有
的罪名免了侍从室副长官张希骞的
职，无事可做的张希骞只好辗转来
到太原投奔阎锡山。阎锡山眨巴着
眼睛对张希骞说：“呵呵，难道你不
知道吗？唐上将用宝刀拍马屁，将
我们的老同学蒋委员长三十年前的
醋病拍犯了！”

摘自《莫愁》

唐朝时，四川诗人陈子昂进京赶
考，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无贵人引
荐，考进士基本无望。所谓“三十老
明经，五十少进士。”好在陈家经商赚
下亿万家财，陈子昂缺名气缺关系缺
贵人就是不缺钱。

候考的日子里，陈子昂在洛阳城
里闲逛，遇见一衣着破烂的胡僧当街
卖一把不起眼的古琴，竟然漫天要价
到一百万，惹得路人纷纷驻足嘲笑。
陈子昂也凑过去看热闹，突然灵机一
动，当场公布了一件令众人大跌眼镜
的事：这把琴我出一百万买下了！今

天出门没带那么多银子，翌日携款来
付，到时用这把琴即兴为大家演奏，
欢迎各位界时光临。陈子昂大意是
这样。此事顿成热点新闻，一夜传遍
京城。

第二天陈子昂果不食言，慷慨付
足百万，买下了胡僧的古琴。赶来看
热闹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个个伸
长脖子预备聆听陈子昂的百万琴音
时，不料这个风度儒雅的翩翩少年却
一把将古琴摔碎于地，开口道：“我陈
子昂的琴艺虽精，但比起我的诗差远
了，不信大家可以拿一本回家去看。”

语毕吩咐家僮拿出早已备好的一箱
个人诗集，当场免费派送。

如此一番吊足观众胃口的戏剧
化大手笔炒作，短短几天工夫，便使
得京城已无人不知陈子昂大名。当
然包括那些文化界的官员以及考官
们。陈子昂的诗的确文采卓然非同
凡响，于是如愿以偿顺利考中进士。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
名满天下的《登幽州古台歌》，正出
自陈子昂之手。可见有才华的人不
怕炒作不羞于炒作，借助智慧的自
我作秀，达成人生目标，何尝不是一
种智慧。

摘自《周末》

诺贝尔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厌
恶暴力与战争，却成了现代炸药之
父。一生富有，却是个流浪汉，没有
固定住所。他对自己的评价为：“最
大的优点：保持指甲干净，对任何人
都从不构成负担。最大的特点：没有
家庭，缺乏欢乐精神和良好胃口。最
大的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被活埋。最
大的罪恶：不拜财神。生平重要事
件：无。”

事实上，诺贝尔是个很追求精神
生活的人。年轻的他曾有过很强的

“雪莱梦”，也写过一些诗。他有一首
自传诗《一则谜语》记录过他的初
恋。那是在巴黎的短暂旅行中，他遇
见过一个“既好且美”的姑娘。这个
姑娘的出现将他“一直像枯燥沙漠一
样”的生活摇曳出绿洲。可是，这样
一个姑娘却意外死去，这让诺贝尔受
到很大打击。

初恋的打击让诺贝尔将整个身
心投于工作，他性格忧虑，健康不佳，
在陌生人面前惯常保持沉默。而生
活近乎呆板。他喜欢空气流通敞亮
的房子，患有幽闭恐惧症。长年的发
明研究，让他早年的诗人气质远去，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也不玩乐器
及跳舞，身边也少有女人。

在诺贝尔发明炸药名满天下的
时候，他的感情依然一片空白。孤独
日夜侵扰着他虚弱的身体，他非常希
望能有一个女主人陪在身边。在一
封长信里他写道：“我像别人一样，也
许比别人更强烈地感到孤独的沉重

压力；在多少个漫长岁月里，我一直
在寻求一个能够与我心心相印的
人。”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刊出一则含
蓄的广告：“一位十分富有且受过高
等教育、渐近老年的男士欲寻找一位
中年女性，条件是能讲多种语言、能
胜任秘书业务、能承担家务劳动。”这
则广告引来他的另一段情缘。一位
优雅大方的名叫金斯基的小姐应征，
被诺贝尔雇为秘书。金斯基博学，办
事干练，与诺贝尔也很谈得来，很得
诺贝尔欣赏。然而这段感情还没有
来得及进展，金斯基却不告而别。这
无疑给了诺贝尔情感上的另一次重
创。如果说初恋的破灭给诺贝尔的
心灵留下创伤，那么金斯基的离去则
让诺贝尔产生情感上的自卑情结。
他觉得自己相貌难看，很难吸引异
性，因而意志消沉。有一度，他患心
绞痛，呼吸困难，常怕自己突然死去
被活埋。

这时的诺贝尔已经非常富有，然
而，钱并不能解决诺贝尔精神上的寂
寥。在奥地利的一次商业性的旅行
中，在巴登贝文疗养院的一家花店，
诺贝尔见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
女人。就是矮个子的犹太美女索菲，
二十岁，张扬而有活力。

索菲年轻美丽却没有什么文化，
自从和诺贝尔恋爱后，诺贝尔一直试
图用自己的方式改造她，将她变成上
流社会有教养的女性。索菲却并不
愿被管理。她与诺贝尔一起认识一
些上流社会的名人，并且以诺贝尔夫

人的身份与这些人交往，与仰慕者鬼
混，在外面花天酒地。

索菲的花销越来越高，甚至和别
的男人有染。奇怪的是诺贝尔依然
喜欢她，他一年又一年地纵容着她的
行为，外出时，依然给她写长信忠告
她。她的回信简短，只是问他要钱。
直到索菲最后一次的来信，让诺贝尔
彻底绝望。这时，他们在一起已经十
几年。索菲在来信中说，她几个月内
会生下一个孩子，不过孩子的父亲不
是他，而是一个年轻的匈牙利军
官。

这封信让诺贝尔对索菲彻底绝
望了。他给了她三十万匈牙利克朗
的养老费，自此与她不再来往。后
来，索菲和那位匈牙利军官以不同方
式试图敲诈诺贝尔的钱，在诺贝尔死
后，索菲还对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宣
称，如果没有得到比遗嘱规定还多的
钱，她就要将诺贝尔给她的 216封信
的原件出版权卖掉。

就是这样一个犹太美女破灭了
诺贝尔心内最后的温情。自从和索
菲结束后，诺贝尔显得抑郁和孤独，
他终身未娶，情事寂寥。他一生的发
明创造，让他的金钱享用不尽，却无
法换得一颗真挚相爱的心，这不得不
说是诺贝尔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个
早年内心浪漫拒绝暴力的男子，最怕
孤单，临终时却没有一个亲友在身
边，听不到一句安慰的话。“金钱可以
赢得一切”，这句流行语并没有在这
位伟大的发明家身上得到验证，爱情
并不是钱能解决的，金钱也并不万
能。

摘自《博客》

公款吃喝猛于虎，翻阅历史，我
们看到，北宋诗人苏舜钦早就洞悉
了此中真意。宋仁宗庆历四年秋，
恰逢赛神会，任集贤校理官的苏舜
钦与同僚刘巽动用卖废纸的钱，筹
划了一个大型酒会，宴请宾客。苏
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
士，还请了两名“女伎”助兴。为示
公私分明，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
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被邀请的客
人也被要求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
钱。

可见，苏舜钦举办这样一个酒
会并不是什么严重的“违法乱纪”：
其一，他既没有拿国库的银两，也没
有动用防洪、救灾之类的专项资金，
更没有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而
是“废物利用”，花了几个卖废纸的
钱；其二，出席酒会的主客都自掏腰
包，拿了数量不等的喝酒钱，不能算
完全意义的公款吃喝和白吃白喝。

但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苏舜
钦举办的这次酒会是“典型”的公款
吃喝、招伎玩乐的“腐败行为”，并上

书弹劾苏舜钦“监主自盗”，致使“舜
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苏舜钦入
狱受审后，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
民，闲居苏州，其他赴宴者如周延
让、周延隽、王洙、王益柔、章岷、吕
溱等十余人，也悉数被贬官，被逐出
开封城，就连当时助兴的两位“女
伎”也被官府枷起来审问，甚至苏舜
钦的岳父杜衍也受到牵连，被迫下
台。

由此可见，北宋王朝对苏舜钦
这次“公款吃喝”事件的打击力度不
可谓不大，尽管打击对象有着不同
寻常的“背景”（苏舜钦的祖父是状
元，岳父是当朝宰相）。

摘自《百家讲坛》

宋代如何反“公款吃喝”陈子昂作秀


